
利玛窦：西方来的官爷 

 

“Mandarin”（通常中译为“满大人”或“官爷”）一词最初源于印地语或梵语的 mantri

——即“参赞”、“顾问”之意，后来演变为马来语的 menteri，然后再变成葡萄牙语

的 mandarim，再从葡萄牙语变成了英语的 mandarin。在英语中，这个词被用来指称中

华帝国的或者任何一国政府的官员（例如“白宫的 mandarin 们”）所以用这个全球通

用的词来称呼利玛窦，我觉得没有丝毫不妥之处。利玛窦最初是被培养成一名教皇国的

官员，加入耶稣会以后，他来到了东方，先是在葡萄牙人建立的戈雅（Goa）城，之后

（经由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港）到达座落在中华帝国大门之外的前哨站澳门，随后便展开

了他从华南到首都北京的那场著名的历险记，从而使天主教信仰再次在中华帝国的心脏

地带站定了脚跟，他在这个过程中（1594 年）做了一个关键决定，就是以学者的身份进

入中国并且愿意进入官场成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一员。 

 

中文只用“官”而不用 mandarin 这个词，已故的大主教罗光在他为利玛窦所写的中文

传记里就是用“官”来指称欧洲的官员1，这也就是说，罗光大主教把 mandarin 一词进

入英语并获得新意义的过程给颠倒了过来。 

 

利玛窦年谱 

这份简要的年谱是从菲力珀·米尼尼（Filippo Mignini）教授为马瑟拉塔大学（University 

of Macerata）利玛窦东方关系研究所（Matteo Ricci Institute for the Relations with the East）

所准备的利玛窦详细年谱当中抽取出来的2。 

1552  10 月 6 日生于马瑟拉塔（Macerata） 

1561 – 1568 就读于马瑟拉塔的耶稣会寄宿学校 

1568 – 1571 于罗马大学（即萨皮恩扎[Sapienza]大学）攻读法律 

1571  停止学习法律，开始成为耶稣会的学徒 

1577  被编入东方教区并出发前往里斯本，在等待一年一度的航船期间，于柯伊

姆布拉学院（Coimbra College）研习神学 

1578 3 月 24 日离开里斯本，9 月 23 日到达戈雅，在戈雅和科钦（Cochin，亦即

Kochi）研习神学并教授人文学科（即希腊和拉丁文文献），1580 年 7 月

25 日于科钦获得正式授职成为神父 

此一任命在他衔命前往澳门协助中国教区的罗明坚神父（Fr Michele Ruggieri）时中止  

1582 8 月 7 日抵达澳门 

1583 与罗明坚神父建立了在肇庆的第一个居所 

1585 罗明坚神父奉派前往罗马，就此永别中国 

1589 在韶州建立了第二座居所 

1594 利玛窦抛弃了僧人的服饰和身份，改穿儒生的服装 

1595 在南昌建立了第三座居所 

1599 在南京建立第四个居所 

1601 获准进京，并留在北京直到过世 

1610 5 月 11 日逝于北京，至今墓冢犹在 

                                                           

1 羅光：《利瑪竇傳》，第三版（台北：輔仁大學，1982），頁 225, p. 6. 
2 http://www.istitutomatteoricci.com/en/cro_ess.asp (visited 5 February 2010). 

http://www.istitutomatteoricci.com/en/cro_ess.asp


 

学习法律 

在 16 世纪的欧洲，学习法律是为进入官场的一种常见的准备工夫3，所以重要的大学都

有法学院。利玛窦的家乡马瑟拉塔也有一所大学，然而在利玛窦到达上大学的年龄时候，

这所大学已经凋零了，所以他的药剂师父亲把他送去罗马上学。传记史家强调他父亲打

算把他培养成一名官员。 

 

尽管他没有读完课程拿到学位，但还是能够确定利玛窦在学习法律方面的表现不甚突

出。他的前辈兼同僚罗明坚神父曾在那不勒斯攻读法律，获得了民法和教会法的博士，

并在那不勒斯出任过菲利普二世的廷臣4。后来，罗明坚于 1579 年来到澳门并把天主教

传入中国本土，是他特地指明要利玛窦到澳门来帮忙，才有了后来的故事。5  

 

在 16 世纪的欧洲，学习法律就是学习罗马法。罗马法既是民法（统御世俗事务）也是

教会法（统御天主教会事务）的源头，它有四部最重要的文献，是在六世纪查士丁尼皇

帝（Justinian）治下编纂的，后来在中世纪时于西欧出土重现，它们是： 

查士丁尼法典 (Codex Constitutionum), 

法学汇编 (Digests 或 Pandects) 

查士丁尼法学概要（The Institutes；简称“法学阶梯”） 

新律（The Novels；即“法典颁布以后的新宪法”） 

这四部文献合称“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或“查士丁尼民法大全（the Corpus 

Juris of Justinian）”，罗马法成为联系在欧洲浮现的众多国家——甚至包括不曾隶属于

罗马帝国的那些国家——的专业行政官员之间共通的纽带，欧洲人研读这些文献就像中

国人修习儒学一样，因为就算被内乱外患所分裂、就算治乱相循皇朝更迭，儒学依然能

作为共通纽带把全中国的士大夫联系起来。 

 

在 16 世纪时研读法律，学的并不仅仅是已经得到广泛接受的法律原则，而是为了准备

在大大小小众多的欧洲国家里担任教士或官员。尽管从中世纪起就有人传习罗马法——

比如在著名的波隆纳（Bologna），但它当时还不是个已经稳定了的而是个仍在发展中

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在当时人的观念里，法学教育不只是为了训练未来的司法或行政

官员，它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最好的法学教育是“以古代的资源来更新当代文化”的文

艺复兴运动的核心。 

 

萨皮恩扎大学的法学课程：案卷 

 

                                                           

3 Paul Grendler: The Universities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4 Michele Ruggieri and Matteo Ricci: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 葡汉词典 =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 Michele Ruggieri & Matteo Ricci ; Editor John W. Witek, Macau :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2001, p.153. 
5 除了利玛窦外，还有一些曾经受过当官的训练或甚至真的做过官但最终却成为重要的教士的例

子，比如晚利玛窦 20 年降生的法兰西斯·德·萨列斯（Francis de Sales），他显贵的双亲将他送

到帕杜瓦（Padua）学习法律以备进入官场 (1588-1591)，他得到博士学位之后却决定成为一名教

区神父，最终成为一位主教。 



虽然关于利玛窦学习法律的经历的材料甚少，但还是有重要的史料存在6。罗马第三大

学的伊曼纽伊勒·孔特（Emanuele Conte）教授搜集了从 1514 到 1787 年间来自萨皮恩

扎的案卷（rotuli）及其他多种材料7，这些案卷提供了一份某个特定学期的课程清单，

并附有教授的姓名、教授的学经历背景的部分细节，有些甚至还有课程内容简介。 

 

1568 – 1569 年 

教会法 

Hieronymus Parisettus 神父 

一般民事 [法] 

Lelius Iordanus 神父 

Marcus Antonius Bizonus 神父 

法学阶梯：遗嘱专题 

Hieronymus Pandonus 神父 

教会法：遗嘱专题 

Antonius Velius 神父 

法学汇编 

Marcus Antonis Murettus 神父 

一般民事 [法]：专题 

Cinus Campanus 神父 

Ioannes Franciscus Confalonerius 神父 

 

1569 – 1570 年 

法学阶梯：契约义务专题 

Hieronymus Agapettus 神父 

Thomas Fuscus 神父 

教会法：宪章专题 

Hieronymus Parisettus 神父 

一般民事 [法] 

Lelius Iordanus 神父 

Marcus Antonius Bizons 神父 

法学阶梯：信托专题 

Hieronymus Pandonus 神父 

Iacobus Butrius 神父 

教会法 

Antonius Vellius 神父 

Benedict Bonus 神父高利贷专题 

法学汇编：合同专题 

Marcus Antoninus Murettus 神父 

一般民事 [法] 含口头契约 

                                                           

6 我谨在此感谢帕杜瓦大学的 Ugo Baldini 教授，是他告诉我这份材料的存在并慷慨地给了我这

份材料的拷贝。  
7 Emanuele Conte: I Maestri della Sapienza de Roma Dal 1514 al 1787: I Rotuli e Altre Fonti, Rome, 

In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1991, pp.61-79. 



Camillus Plautius 神父 

Cinus Campanus 神父 

 

1570 – 1571 年 

法学阶梯：遗嘱专题 

Hieronymus Agapetus 神父 

Thomas Fuschus 神父 

教会法：专题  

Hieronymus Parisettus 神父 

一般民事 [法]：专题 

Franciscus Confalonerius 神父 

法学阶梯：诉讼专题 

Hieronymus Pandonus 神父 

教会法：生前赠予、订婚与婚姻专题 

Antonius Vellius 神父 

Cesar Valentinus 神父 

法学汇编：专题 

Marcus Anonius Muretus 神父 

一般民事 [法] 含婚姻的 soluto？8 

Camilus Plautius 神父 

Rinaldus Tholomeus 神父 

 

我们不知道年轻的利玛窦在萨皮恩扎时有没有抽空去听其他的课程（好比法兰西

斯·德·萨列斯，他每天上午研读法律以取悦父亲，下午研读神学以取悦自己），萨皮

恩扎不仅有神学课程还有数学课程，其中就有一门课专门讲欧几里德——被利玛窦和他

的朋友徐光启合译成中文并于万历 35 年（1607）刊行的数学名著。 

 

传教士与官爷 

 

利玛窦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传教，是要以传教士的身份给中国人带来关于基

督的知识，只是他奉行的是由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所奠立的传教方法，这套

传教方法要求他深刻地嵌入到中国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中去。对于曾经学习过西方的

为官之学的利玛窦而言，要适应中国的官场生涯绝非易事，但却是达成他的宗教目的的

最佳途径。 

 

利玛窦在其人格塑造的重要时期学习的主要是法律这件事理当得到当代学者更多的关

注，吉亚尼·克里菲勒（Gianni Criveller）关于利玛窦的人文与科学涵养的塑造过程的

精彩研究竟然对此只字未提，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瑜上之瑕9，曾在那不勒斯为官的

罗明坚与利玛窦都为了做好传教工作而学习中国语文和文化，他们了解中国行政管理体

系的重要性，也深知获得官方允许在中国居留是他们推展工作的关键。因此，他们先是

                                                           

8 译者注：原文即为“soluto？”，不知何意。 
9 Gianni Criveller: “The Background of Matteo Ricci, the Shaping of his Intellectual and Scientific 

Endowment”, Chinese Cross Currents, 2009, Vol. 6, No. 4, p. 76. 



努力争取地方官同意他们在中国居留，并且在他们发现这么做的结果还是难以确保的时

候，便转而争取在北京的皇帝的许可，从他抵达澳门之日起算近二十年之后，利玛窦才

终于得到这份来之不易的许可。 

 

西方来的官爷利玛窦在中国的官场中如鱼得水。他研习架构起士大夫思维模式的学术经

典，并以符合士大夫风尚的方式与他们沟通——即撰写他们感兴趣的文章，他最早的作

品“交友论”便是此种策略的体现10 。这部作品所设定的背景是文雅的上流社会情境，

情节的主轴则是虚构他与一位非常资深的官员——建安王朱多节——之间的交谊。记忆

力训练得极好的利玛窦与一些官员（包括一位布政使）及其家人分享他的记忆训练方法，

以使他们的儿子更有机会金榜题名、光宗耀祖11。和他的前辈罗明坚一样，利玛窦也遭

到了中国送礼文化的考验，但也从中得到了助力，他以钟表之类的礼物来结交士大夫，

反过来也得到了诸如国内运输之类很有价值的回礼，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一样给中国

的学者和官员提供了他们需要的学识12，反过来，包括著名的哲学家李贽在内的中国学

者们则为利玛窦提供了门路，使他得以与在北京的士大夫们攀交。 

 

2010 年正逢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有许多他的崇拜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在追怀着他在中

国热忱而辉煌的宣教事功，这篇简短的献词，只希望能为他已经极为丰富饱满的画像加

上一个小细节——勿忘他是一位“西方来的官爷”。 

                                                           

10 Matteo Ricci: On Friendship: One Hundred Maxims for a Chinese Prince, Timothy Billings (trans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 Jonathan 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88. 
12 Yves Camus: “Jesuits’ Journeys in Chinese Studies”, World Conference on Sinology, Beijing 2007, 

http://www.riccimac.org/doc/JesuitsJourneys.pdf (visited 7 Februar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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